
中华糖尿病杂志 2019年5月第 11卷第5期 Chin J Diabetes Mellitus，May 2019, Vol. 11, No. 5

·医史回眸·

真假糖尿病：从胡适的糖尿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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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胡适是近代中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一直以来，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中就有“胡适患糖

尿病”之传闻。本文以该事件为切入点，通过追寻史料记载，推理重塑其疾病真相，讨论相关传闻和争

论的成因，简要回顾和分析了20世纪初期我国糖尿病诊断、鉴别诊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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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widely rumoured that Hu Shih,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essayists in Republican China, has diabetes. By going through his diary and relevant materials, the
authors tried to find the truth of his disease. Furthermore, the social and medical backgrounds of such
rumour was discussed. The history of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diabet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hina w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at background.

胡适是近代中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一直以来，学术

界和大众传媒中就有“胡适患糖尿病”之传闻。以“胡适”、

“糖尿病”为关键词在民国期刊报纸和今日的互联网、数据

库内进行检索，即可发现相关传闻和争论从民国延续至今。

本文拟以“胡适患糖尿病”一事为切入点，通过追寻推理其

疾病真相，讨论相关传闻、争论的形成原因，回顾和分析

20世纪初期我国糖尿病诊断、鉴别诊断的历史。

一、胡适是否患糖尿病

胡适自年轻时便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对自己的健康颇

为在意，故日记年谱中有许多患病情况及诊疗记录。1920到
1922年间，胡适多次在日记中提及自己有腿脚肿痛，尿检偶

有尿蛋白阳性，却始终未能确诊患有何病。1920年，他经北

京名中医陆仲安治疗后病情好转。次年，胡适为表达感激，

应邀为陆仲安珍藏的《秋室研经图》题词：“我自去年秋间得

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

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

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

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

好了”［1］。
从胡适后来的日记中可得知，这里所谓的“病好了”只

是症状暂缓。1922年 11月中旬，胡适身体不适，记录自己

脚肿像“前年起病时状况”，此外还有两腿酸痛、口干、小便

增多的症状［2］。12月末，胡适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这位名

人刚一入院，报纸上便有不少猜测，胡适在出院后立刻刊文

说明了病情：“我因发现糖尿，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来住在

亚洲第一个设备最完全的医院，受了三十次的便尿分验，三

次的血的分验，七日的严格的食料限制；”“此次诊察的结

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3］。
尽管协和医院给出“不是糖尿病”的诊断，胡适也及时

发表声明，但报纸和期刊上关于“胡适患糖尿病”、“陆仲安

治好了西医未能治疗的糖尿病”之类的说法还是层出不穷。

民国时期大力提倡中西医汇通的名医张锡纯就曾在作品中

提到：“尝阅申报有胡适之者，因病消渴，求治于北京协和医

院，久而无效，惧而旋里，亦以为无药可医矣。其友劝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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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服药竟愈”［4］。民国另一位名中医陈存仁也在著

作中提及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一事。1958年，一位患糖

尿病的高中生读罢前者作品，写信向胡适求证，胡适回复

到：“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

其药方为黄芪四两……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

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1］。1961年，《民族晚报》

又重提该事，胡适重申：“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

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1］。
由上文可推知，胡适患糖尿病一说应为误传，造成这种

误解的原因值得思考。首先，信息传播失实是最重要的因

素，胡适确实曾被疑诊糖尿病，他的一些症状也的确在陆仲

安诊疗后好转，许多人不加考证便将两次事件混为一体，拼

凑了不符合当事人记述、亦不合医学史实的故事。其次，有

一部分人看到胡适本人的声明，却不肯相信他的陈述。民

国时期，中西医的冲突、论争颇为激烈。胡适作为提倡西学

的新文化运动旗手，十分认可和推崇西医学，于是，便有人

推想胡适故意隐瞒中医在自己疾病治疗中的作用。这种说

法甚至延续至今：“当时关于陆先生治愈胡适糖尿病的事也

未予报道。胡也感到很尴尬，对此事不承认也不否认，但事

实是掩盖不住的”［5］。不过，笔者认为，评价“胡适患糖尿

病”这一公案，尤其是评价当时一些中医对“陆仲安治好了

胡适的糖尿病”之笃信，还需要结合彼时的医学发展来理

解。20世纪初期，中国关于糖尿病的疾病概念、疾病诊断和

鉴别诊断标准尚在逐步形成之中，很多人可能会把肾脏病

变导致的尿糖混入糖尿病的范畴，或者将中医概念体系下

的消渴等同于糖尿病。

二、病变在胰否：真假糖尿病

关于糖尿病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 1550年左右

的埃及，人们曾将它归结为基于体液学说的全身性疾病，后

来又认为病灶在胃部、肾脏等处。直到 19世纪，朗格汉斯

（Paul Langerhans）发现胰岛，明可夫斯基（Oskar Minkowski）
等人通过胰腺切除术成功建立了糖尿病的动物模型，糖尿

病和胰腺的关系才被确立起来［6］。
1911年，西医学界已知如果缺乏了胰腺分泌的某种“能

降低血糖的物质”，就会导致糖尿病。但胰腺病变只是糖尿

病病因理论之一，肝脏、甲状腺、大脑病变、遗传和精神神经

因素致病论都在医学界有一定影响［7］。当时的一本医学讲

义中将糖尿病发病原因总结为：（1）遗传；（2）延髓部器质性

改变影响糖的排泄；（3）肝脏疾病影响糖原代谢；（4）大脑及

胰腺病变［8］。随着内分泌学研究进展，胰腺在糖尿病发病

中的病理学意义越来越受关注。1919年，北美糖尿病权威

之一艾伦（Frederick Allen）再次强调了胰腺在糖尿病发病

中的作用：“糖尿病的糖代谢失衡是由于缺乏‘从胰腺产生

的某种物质’……可以设想正常人血液中过量的糖会作为

直接或间接的刺激源刺激胰腺，胰腺释放更多的内分泌物

质而多余的糖分就被自动代谢了。在患糖尿病时，胰腺功

能减弱了。”［9］

以胰腺内分泌来解释糖尿病病因逐渐在医学界获得认

可［10］。1921年，协和医学院年报中写到缺乏胰腺内分泌物

质正是引起糖尿症状或糖尿病的原因［11］。1921到1922年，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成功提取胰岛素，并将之用于临床

试验，挽救了一名濒死糖尿病患儿的生命［12］。这给糖尿病

的胰腺内分泌病因学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23 年 2 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时任校长麦克林

（Franklin McLean）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医学组织之一博医

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的学术会议上发

言，首次在中国介绍了胰岛素在北美的使用情况。他总结

说，胰岛素是动物体内碳水化合物代谢所必需的。胰腺的

朗格汉斯岛产生胰岛素，而糖尿病症状是因为胰腺的这一

功能出现问题。外源补充的胰岛素之所以会起效也正是因

为它能够补充病理情况下机体自身胰岛素的缺乏［13］。
胰岛素分泌不足与糖尿病的关系被民国许多西医广泛

接纳，多位中医医家亦认可此种观点［14］。正如内分泌代谢

病专家王叔咸所说，在当时“糖尿病因胰腺内兰格罕氏（注：

原文如此，指Langerhans）小岛细胞之功能不良而来，已无异

议”［15］。西医医师们开始强调鉴别诊断，区分出胰腺有问题

的“真”糖尿病和“假”糖尿病。只有“胰腺岛部之内分泌减

少而起者”才是真正的糖尿病［16］，而“荣养时性之糖尿症象”

（一时进食糖过多），“暂时性的糖尿病象”（如各种急性传染

病引起的糖尿），症候式的糖尿病（如肝、肾病变引起的糖

尿）”［17］皆不能纳入糖尿病的疾病范畴。要鉴别出肾性糖尿

和一过性糖尿等非胰腺性的、“假的”糖尿病，血糖检查不可

或缺［18］。至1940年，通过观察口服葡萄糖后血糖曲线的变

化来鉴别肾性糖尿等方法已经成为医学教材《内科诊断学》

中新陈代谢病一节的重要内容［19］。
三、中西医之别：消渴和糖尿病

20世纪初，医生们除了开始区别胰腺病变引起的糖尿

和其他原因的糖尿，还在试图将糖尿病和中医传统典籍中

记载的消渴区分开。消渴是以烦渴、多饮、多食、多尿、疲

乏、消瘦为典型症状的中医常见疾病，与之相关的还有“三

消”、“消中”、“消瘅”等概念。它和糖尿病存在着密切联系

却并不相同［20］。以多饮多尿为表现的甲亢、尿崩症等都可

能被诊为消渴，而没有任何症状、血糖检测异常的糖尿病患

者在消渴的概念体系里却是“正常人”。

民国时期，有不少医家、患者将消渴与糖尿病混为一

谈，前文提及的张锡纯曾言“消渴，即西医所谓糖尿病”，中

医俞慎初亦认为“下消症即糖尿病”［21］。胡适本人也曾说过

“糖尿病……此病旧名［消渴］”［1］。德国中医汉学家满晰博

（Manfred Porkert）从认识论角度剖析了糖尿病和消渴的定

义、诊断，认为两者属于“不可通约”的解释体系，不应该将

其中一套体系的医学术语应用于另一套［22］。在中医之消渴

和西医之糖尿病之间简单画上等号会造成疾病诊疗方面的

许多问题。

消渴之诊断依赖患者感知的症状和医生的问诊、查体，

而糖尿病的诊断中实验室检查不可或缺。早在1911年，就

有中国医生强调尿检在糖尿病诊断中的重要性：“欲鉴识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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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必以全体诊查及检尿为根据”［8］。1917年，在华传教士

医生怀敦干（George Duncan Whyte）呼吁各个医院都应把尿

检作为常规检查来筛查糖尿病［23］。1937年，同仁会青岛医

院内科主任提出中国人的糖尿病患者并不少于外国人，只

是中国人检尿机会较少，“检尿次数愈多，则发现轻度糖尿

之机会亦愈多”［18］。
混淆消渴和糖尿病也常常造成对疾病预后的误解。20

世纪初，中国已有许多医师反复强调糖尿病的不可治愈性：

胰岛素“非疗根之药”［24］，“糖尿病是不能完全复原的。有些

年青的和极少数的年老的糖尿病患者，据说是治好了，但是

这种可靠的报告是非常的稀少。许多据说是已经‘痊愈’的

不过是‘制止’了而已”［25］。而消渴“诊断法大致全凭症状

……一般医家不明此理，偶见症状消退，便以为治愈”［26］。
将糖尿病与消渴混为一谈，将前者基于尿糖、血糖检查的诊

断标准与后者基于症状的诊断标准相混淆，便极其容易催

生出“治愈糖尿病”的言论和看法。

行文至此，再次审视“胡适的糖尿病”，可以发现这是一

个20世纪初期关于糖尿病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有趣病例：一

位有消渴相关症状、极可能患有肾病、或许出现过肾性糖尿

的患者被疑诊为糖尿病，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通过血液和

尿液等检查完成了西医学的鉴别诊断，排除了糖尿病。而

由于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疾病解释方法不同，当时对

糖尿病的认知亦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加之中西医冲突和

论争的特殊社会环境，关于胡适的糖尿病产生了诸多解读，

滋生了延续至今的谣传与误解。

围绕“胡适是否患糖尿病”这一案例，本文回顾了20世
纪初中国糖尿病学史的些许片段。很多时候，医学的历史

不仅仅是追寻名医大家的成长轨迹或者追溯学术团体的组

建发展，患者的诊疗经历也可以成为医学发展的历史佐证，

加深我们对医学的理解，为我们揭示医学历史中丰富多样

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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